
 

 

我的艾防从业史! 

 

已经记不得是 1998 年还是 1999 年，单位安排我去学 HIV 抗体检测。嘴上虽然没有说，

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当时也并没有明确的推辞。当时是在重庆的南山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地

方，课还是认真在听，大家吃过饭在歌厅唱歌后没事可干便应邀打了会儿麻将，少有搓麻的

我居然还赢了十多元钱，当然好象是学两天，第二天下午去重庆市卫生防疫站学操作，我用

隔离服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到离开试验室也没的亲自去摸过标本一下，尽管老师们

一再声明标本已经严格灭活，不具有传染性，我也还是躲在别人后面看，心里想的是反正单

位现在没有仪器，防护条件根本也达不到起码的要求，等有了仪器的时候还不定谁做呢，谁

摊上谁倒霉！ 

最后一天在南山上吃过早饭，大家收拾起各自的东西准备回家，我跑到宾馆后面的花圃

里买了一盆长春藤一盆圣蕨嘿哟嘿哟的搬到长途汽车站然后又嘿哟嘿哟的搬回了家，南山之

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它们了，嘿嘿，两盆观赏植物！ 

回到单位当然要来点汇报什么的，我把我们如果需要建一个实验室装修就需要十几万人民币

和需要的仪器设备毫无保留的向头儿做了汇报，头儿一听头都大了，呵呵，要的就是这效果！

头儿们说现在把实验室搞起来也不会有人来查，搞艾滋病检测只会赔钱，我说就是就是！开

会时几个同行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说的保护措施达不到，硬要咱们上，万一感染了一定要咬

当官的几口，要不就用针扎，不说用针扎，老子拿个注射器在单位里面一晃，你几爷子躲都

躲不赢！呵呵！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 

后来单位又陆陆续续的派了几个人去学，大家都是气鼓鼓的，回来后一说，都和我差不多，

反正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仪器没有用，操作没有动，还有一位更喜剧，人家都学了两天了他

才去，早上去的，下午本来是做实验，我恰好有事坐单位的车去了重庆，实验室里找不到，

打手机居然从监督所的办公楼里钻了出来！有性格！ 

不过因为单位没有买仪器，HIV 抗体检测也一直没搞起来，一晃就是几年！反正酶联检测也

不是什么高科技，这几年我也没有闲着，零零星星的搞酶联检测，一做就是好几年。转眼到

了 2003 年，仪器从上而下配发下来了，酶标仪和洗板机都是奥地利的东西，加样用的微量

移液器也由上而下配发给了我们，国产加样枪一般的一支才 100 元左右，好家伙，一配就是

四支，合计竟然达到 9900 元 RMB，鸟枪换炮！看来再躲是躲不过了！ 

单位的头儿直接找我，艾滋病室的筹建就交给你了，反正就一次机会，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我们已经写进了年度工作计划，失败了要追究你的责任，呵呵，怎么没说成功了要奖励？不

公平！耍猴呢？回家给老婆一说，坚决不同意，你干脆辞职算了，女儿才刚一岁，你要感染

了我们怎么办？是呀，我要感染了，一家老小怎么办？一时间反对之声雀起，没办法，要吃

饭要养家糊口，硬着头皮上吧，全国那么些搞艾滋病检验的，也没见几个真正感染上了的，

反正防护措施达不到打死我也不干（后来当然是没打死也干了）！先从软件上下功夫吧，没

有现成的资料，自己找！没有现成的管理制度，自己想！到后来好象该有的都准备好了，居

然发现我原来的上岗证放在单位里一直由以前的科长保管着，等他退休后尽然没有移交下

来，就此不见了，喜剧！怎么办？补！刚好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上岗前培训班，我也



是最后一天早上才接到单位的通知，要我一大早上班之前就坐车去，直接去就参加上岗考试，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有些变了的地方可是有点考脑壳，看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漂亮女生在

里面晃，就厚着脸皮问她该怎么答，她居然告诉了我，当然后来我们就熟悉了（不说大家应

该也能猜到，这个美女就是韩梅，论坛里的竹林玉女！）。上岗证是混到了，这次实际操作的

时候我可没敢再偷懒，玩虚的验收时可就玩不转了，有没有活可是得现场考核的，不现象才

怪！ 

去重庆接收奥地利产的酶标仪和洗板机的时候，带个小女徒弟，蛮听话的一个女娃娃，带上

她有两个好处，一是路上有人说话不闷得慌，二是有什么需要记的就让她记好了，我记在脑

袋里就行了！当时给我们讲解的是郑州博赛的工程师，一条条的讲得很细，生怕我们不会似

的（不过还别说，回去以后还真是遇到麻烦了，不单是我，还有所有同去的同行，那是后话，

暂取放下不表），听得我心烦，一会儿就跑到前面的内容去了，弄得旁边的工程师一会儿让

我等等一会儿让我等等，越等不是越烦吗？他们说在四川讲授的时候最快的用了四个小时就

学会了，呵呵，你这就太小看我们重庆宰儿了!就这么个操作界面，我半个小时还不玩得烂

熟？！后来大约也就认真听了半个小时的讲解，就跑出去晃悠了，嘿嘿！反正有个小女生在

那里抵倒！回来后把仪器安装好，先试试测乙肝两对半，半点问题也没有，可一用到 HIV

抗体检测的程序，麻烦就出来了，老是出错，得意妄形了吧？活该！后悔了好半天，闷了好

半天，拿来说明书看也还是解决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徒弟认真听了的也不知道，管它的，

反正弄乱了软件还可以重装，仪器又弄不坏，于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改，居然成了，原来仪

器的中文说明书是按照 HIV-1 和 HIV-2 阳性对照分开来设置的，而我们使用的试剂盒 HIV-1

和 HIV-2 的阳性对照是混合的，哈哈，就这么个小问题，居然差点让本大侠在阴沟里翻船！

后来又试了几次都正常，如此这般，顺利通过了上级的评审，在一票否决的盲样考核中，一

次性过关，测试结果平行样居然达到小数点后第三位的误差。 

第一次检测居然否定了一例阳性报告 

考核是过了，重庆市卫生局的批文没拿到，头儿们也不急着开工，乐得清闲！再加上宣传没

跟上，一等就是二十多天，批文下来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来查，刚好重庆市预防医学会微生

态学会开第一次年会，我正好有一篇论文被收录，市疾控微生物科的吴科长打电话给我们头

儿让我去开会，可能也是刚建好了初筛实验室，老大一高兴就让我去了，晚上在南山坪正在

与一群博导、硕导、博士、硕士和几个兄弟伙一块儿唱歌唱得高兴，手机响了，科长电话……！

跑出来接，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好劣都要第二天才能回去。第二天中午科头儿

刚打了电话，老大的电话又来了，问我什么时候能到，我一问，有几个血已经采回来，要我

回去后马上做初筛，回去后一做全都是阴性呀，没事，放行！头儿们说你有没有把握，嘿嘿，

我没把握你以为我吃干饭的呀？呵呵，有情况，愿闻其详！原来其中一个是涉外婚检时查到

的感染者，已经出了阳性报告，第一次血是另一个单位送的，我所做的是采的二次血。我一

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么是他们送血样去的时候弄错了标本，要么是污染，此人绝不可

能是“感染者”！怎么办？头儿们为了难，犹豫了很久之后他们问我怎么样？嘿嘿，很简单，

实话实说！把标本送上去，让市 CDC 重新确认一下，重庆 CDC 也高度重视此事，特地将

保存的标本再拿出来复查，仍然是阳性，而我们送上去的标本仍然是阴性！如此一追查，问

题出在另一个单位，结果如何因涉及保密就不详述了。冷不丁的居然成了重庆市第一例阳性

报告被否定的个案。 

期间零零星星的遇到一些来检测的，一直没有发现一例阳性标本，转眼到了三月中旬，那段

时间我们这里麻疹频发，我们要去现场采样，咽拭子和抽血，往往这趟还在回来的途中，已

经接到另一个地方的电话通知了，尽管每个地方的人数都不多，数个到十数个不等，但都得

去呀！中间还发生过一次南大街初中学生因天然气公司检漏引发呼吸困难的事情，当时各个

部门一大堆人去了现场，全都束手无策，我也是神戳鬼戳的突然想起天然气公司前两天好象



出了通知当天要加压试漏，随口说了句附近有没有天然气公司的加气站什么的？结果还真神

了，马上有人说前风向两百米左右还真有一个天然气公司的两个大气罐，开车去一打听，是

什么东西打倒了，有刺激性气味，重庆 CDC 后来还来了几个专家，晚上检测结果出来还真

是天然气公司的问题，后来的处理据说比较妥善。 

3 月 17 号那天下午没有什么事情，已经 5：50 了，我已经走到大门口了，好像听到有人在

喊邹艾滋，邹艾滋（我们这里的习惯：你搞什么就叫什么外号，搞结核就叫你结核，搞麻风

就叫你麻风，大家平时在单位里这么叫也习惯了，所以谁也不会为止计较）。嗯，是会计科

的几个婆儿客在叫，得上去看看。上来后问什么事？就见我们一个会计科同事的老公和一个

不认识的男人在会计科里站起，马上发一支烟给我，然后说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陌

生的男人是一名辑毒警官，下午 5 点来钟让几名吸毒人员刚用过的注射器扎了……！ 

这名警官也是好在最近喜欢看报纸，前几天的报纸上刚好登了一篇重庆主城某区一个艾滋病

毒感染者小偷在汽车上偷人手机被人发现后咬伤了人的事件，后来服用阻断药物的时间已经

超过 24 小时多一点。他一想这些吸毒的家伙万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可就不好办了，于是打

电话给他的兄弟伙，因为他老婆是我们单位的，他兄弟伙也还懂点，就和他一道来我们单位

咨询。我一看他手上扎伤的情况，嗯，的确有危险！两点意见：一、把所有涉案人员扣留下

来，我要马上抽血检测；二、只要其中一名为 HIV 抗体初筛阳性你就必须马上服药。一边

说话一边就在准备东西，快出门了想起应该给老大打个招呼，跑上来一看，还没走，正与流

病科几个在说什么事情，我于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马上有人接过话题，说你这样不符合

程序，我车转身就走，你懂个铲铲！听你吹，尿罐都要飞，反正我给老大打了招呼就不算是

个人行为！一路上我还不停的安慰他，运气不会那么好吧，我们现在还没查到几个呢，再说

一次被针扎的感染几率也就才 0.3%左右，用不着那么紧张。吸毒人员的血管还真不好找，3

月中旬的傍晚时分，借助 25W 左右的白炽灯光，带着手套根本没办法操作，所以手套都没

有带，在三个不同的拘押场所将五名吸毒人员的血抽完。其中在看守所的一个家伙说了句，

你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找到了我的血管，我怎么没找到？我说你没找到你又是怎么吸的毒呢？

他说我当时扎到血管里抽不出血来就退出来然后把药倒出来吸的！抽完血已经是 8 点多了。

马上放到水浴箱中加速血清析出，然后去吃饭，大家还边吃边开玩笑，都说运气不会这么好，

哪里那么容易就遇到感染者了？……吃过饭边往单位走边同老大说是不是给邝主任（重庆市

性病艾滋病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打个电话？（因为吃饭前我已经问过相同的问题，老大说

等检测结果出来再说。）这次问的时候多了个心眼儿，外加解释了一下利害关系，就算结果

是阴性也表示我们在重视这个事情，万一阳性我们能及时得到相关的资讯和指引。老大说好

吧，你打吧。嘿嘿，只要你同意，我可就真下手了！：）我简单的给邝主任介绍了一下情况，

邝主任让我同他保持联系，手机一直开着，万一有事马上联系他。到了单位，其它人都走了，

就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空荡荡的办公大楼里，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加样、加酶、洗板，

一个多小时转眼就过了，该加显色剂了，我换了双手套，显色剂 A 加了加显色剂 B，哇！

最后一孔刚加入显色 B 立马变蓝色了，深蓝，嘿嘿，找的就是你！跑不掉了！加了样还有

15 分钟的时间，我离开实验室马上给我同事的老公打了电话，喂，过来，有点情况！然后

给邝主任打电话，里面肯定有一个是感染者！邝主任问 OD 值是多少，S/Co 值是多少，我

说还没出来，还有 10 来分钟才能得到具体的数值，那你 15 分钟后给我打电话！Yes,sir!放下

电话，同事的老公颤抖着就上来了，我说别急，我得上个厕所，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紧张就

想上洗手间！在里面我也抖开了，这个警官真倒霉，我能帮他阻断吗？80%左右的阻断率呀！

我们俩彼此颤抖着，但都不想让对方看出来，害怕影响对方的情绪，刚回到实验室，邝主任

自己打电话过来了，6 点指示！通知你们中心主任，通知卫生局长，通知公安局长并带上三

千块钱，填写 HIV 职业暴露个案登记表，带上单位介绍信和 HIV 抗体初筛报告单，已经通

知重庆市传染病医院组织药品，直接送该名警官去该处服药，这下子就热闹了，我们三人共



享的十来个平米的办公室里一下子挤进了十来个人，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开了，各自根据分工

忙乱了一阵子，其间我还以为自己没事了，不想个个人都要找我问情况，搞得我楼上楼下的

跑路，最后让我送警官上重庆，走就走吧，反正专车来专车去！……  

我们坐的是“便衣警车” （因抓捕需要，换了使用外地车牌，因时间紧急，没来得及换回“渝

O……”的车牌，去重庆的时候只是出示了本身的一前一后两个车牌就放行了，不想回来的

时候却被高速路收费站挡着不肯放行，去生活区换车牌的时候还碰巧抓获一在高速路上偷盗

长途货运司机的特大团伙作案份子，不过那是后话），一路无事，到了传染病医院，医生早

已经等在哪里了，抽过血之后马上服药，乖乖，一个月（28 天）的费就要 3000 多元 RMB。

一算时间，还不到 10 个小时，应该是重庆阻断时间最快的一起职业暴露。回来的时候便发

生了高速路收费员不肯放行还说我们坐的是贼车的一幕，气得几个警察差点开车冲关，回到

单位已经是清晨 6 点多，我抽了这名警官的血以作为本底备查，然后坐他们的车回家休息，

刚刚躺下，同事就打来电话说事，一会儿老大又打来电话说重庆市人民政府已经得知这一消

息，要我到单位写详细的情况介绍，因此几乎没有合眼就又到了单位，简单的写了情况介绍

又让改，改得我都不知道最后是些什么内容了，然后就传给邝主任。第二天就听说重庆四家

报纸（《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晚报》、《重庆青年报》）同时报导了此事，最喜剧的

是有一家报纸居然在报导时详细的提到了永川市公安局禁毒科，这不是泄密是什么？让我们

保密，这还不弄得地球人都知道了吗？！ 

再过了一天，我突然发起烧来，什么原因？难道不小心感染了 HIV？！不对呀，整个过程中

我没有破损的皮肤，也没有任何传染途径呀，是不是前不久在采麻疹样时感染了麻疹病毒？

查一下，结果正如重庆 CDC 病毒科凌主任所说，试剂有问题，连阳性对照也 TMD 为阴性，

白抽了一管血！正准备去医院输液，说是重庆市卫生局吴昌培副局长要来了解情况，随便看

看我们的实验室，那就等等吧。呵！好家伙，来了好多人，问了整个情况，当然人家要知道

的可不是材料上写的，那就实话实说吧，他们一下车直接到的实验室，然后从直接离开单位，

没有多耽搁一分钟。等他们一走，我立即去附近的医院输液，刚输了温度有所下降，过一个

多小时又升起来，39 度多，此后连续几天都是如此！花了几百块钱，一点没有好转，在人

民医院，我反复提醒医生注意看是不是麻疹，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到最后我身上出现大量

的皮疹，麻疹是肯定的了，原以为皮疹出完后就会自然轻松下来，但病情的发展却与预期的

正好相反！我下肢运动神经受损，几乎瘫痪！…… 

好在大舅子是人民医院的书记，住院的科室是二舅母所在的科室，无形中多了许多便利条件，

最初的检查怀疑是病毒性脑炎，但脖子却是软的，脑电图上有许多 β 波，太太一听就哭了！

我安慰她不要紧不要紧，不会是脑炎！在给我换病床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能动，结果几乎是

让太太拖死狗一样把我半抱半拖的换到了另一间条件稍微好点的病房！此后的几天大小便失

禁导着尿狼狈不堪，刚两岁的女儿每日由奶奶背着到医院来看我，我只能忍着眼泪强颜欢

笑！…… 

那段时间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是否在感染麻疹的同时感染了 HIV，但一点不能流露！我每日里

躺在病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回忆自己整个操作过程有没有发生职业暴露的可能，答案都是否

定的！那段时间网站在韩梅老师的照料下一切正常！每日里看到天真的女儿由同样强颜欢笑

的奶奶爷爷和妈妈牵着手来看我，心里就只剩下眼泪了！身体一天天慢慢的在恢复，可以扶

着椅子走几步了，可以扶着拐杖走几十米了，可以在太太的搀扶下回家了，可以坐在凳子上

洗澡了！……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查 HIV 抗体！阴性！谢天谢地！这时候离 3 月 17 号已

经过去了接近 6 周！我竟然在病床上呆了 20 多天！此后还有一次我进行例行的 HIV 抗体检

测，为了图省事，把血清加入金标测试卡，结果在测试线处出现淡淡的一条线，吓得了中午

饭都没敢吃，马上用两种酶联试剂同时上，结果谢天谢地，还是阴性！ 

一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每一件事都能清清楚楚的记起，许多事情最终也没有弄明



白，反正四千多元算是买了个教训！很多事情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去深究！就拿艾滋病病

毒抗体检测这事儿来说吧，谁都知道那是个高危职业，但总得有人去做吧？要是谁进了实验

室都以所谓犯瘾为由拒绝工作，那当初你 TMD 还不如不去学！去年 5 月以后我先后参加了

医学会组织的本地中心卫生院以上的艾滋病知识全员培训并担任主讲共十二次；再次否定了

一例由三级医院初筛并上送确认的阳性报告（这是整个重庆有史以来阳性报告被否定的三例

之一，也是我否定的第二例），按《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

排除了发生职业暴露的警官感染 HIV 的可能，参加了有六十余个初筛实验室参加的重庆市

2004 年艾滋病检测技术培训班并代表永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了《艾滋病初筛试验室容

易遇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的发言（另一个发言的初筛实验室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2005 年初接受重庆市两劳人员近万人次的筛查任务，在岳父去世的时候也没能休息一天，

前后十多天以几乎每天都要完成 720 人的速度顺利完成了达重庆市此次整个筛查总量 1/3 的

任务，并无一错漏！ 

一不留神又弄点大动静出来 2006 年 2 月 10 日，一个感染者的老公应我们的要求来检测

HIV 抗体，看上去很平常的一个中年男人，放在人堆里转眼就会消失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一个

普通人，如果不是同事告知这是某某的老公，我一点也不会把他和艾滋病扯上任何联系。在

去 6 楼实验室的途中，我一边走一边问：“你老婆有没有过诸如婚外性行为、手术史、输献

血史之类的高危行为？”这位老兄到是干脆：“没有。”如此说来婚内感染的可能性就蛮大的

了（当然这句话我留在肚子里没有说），“那你有没有婚外性等高危行为呢？”“哦，我有两

个情人。”我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厉害！看不出来哟。当然，事后从同事处得知哪是什么

情人，不过是两位连名字都没弄清的发廊小妹。…… 

当时也没多说，只是想着如果他是阳性的话，就可以凭他还没有离开，可以从他那里追

踪到那两位情人是否是感染者，所以抽完血后他下到艾滋病科去了，我留在上面用万泰的金

标给他查，先离心，数分钟后血清离心出来了，结果阴性，虚惊一场！我于是带上门下去，

都走出试验室了，我一想，不对呀，那他老婆是怎么感染的呢？由于重新开门进试验室，换

一种金标给他再来一下，这下不得了了，HIV-1 阳性，再用另一种知名品牌的硒标试试，HIV

阳性，…… 

当时我可没声张，没拿准的事情不要动不动一惊一炸的，弄得不好让人笑话，长期以来

我一直这样告诫自己。11 号是星期六，我与师妹一起下一个镇卫生院处理一个与艾滋病有

关的事情，其中一个护士，长得有点胖，三个护士都没有找到她的血管抽出血来，都快把她

抽哭了，我过去看怎么回事，小妹儿是有点肉多，但也不是连血管都找不到嘛，结果我一下

手就把她的血抽出来了。怎么样？高手出招就是不一样嘛：）！那天一共抽了三十多人的血，

穿了双新鞋跑田埂，差点没把我的脚打出血来，早知道是下村，我就不让脚受这个罪了，呜

呜！ 

星期一，也就是 2 月 14 号，我开始用吉比爱酶联试剂筛查这几天的标本，包括两劳的

和自愿筛查的几十个标本，两者加起来好象差不多是 100 好几，筛查的结果是好 5 个标本

S/Co 值大于 10，包括周五这个可能是万泰金标漏检的一共查到 5 个，另加一个已知阳性标

本的二次血样一共是 6 例高度怀疑为感染者标本，下午有事就没有立即复检。到了周二，按

规范规定，我吉比爱和另一种酶联试剂一起用于复检，这另一种试剂颇让我花了些心思，好

几种到底用哪种呢？干脆用万泰的酶联，如果连万泰的酶联结果都是阳性的话，它的金标出

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做酶联试验的时候都要等时间，我一边等一边打开冰箱拿了四块万

泰金标出来，排上序号，用那几个 ELISA 强阳性的标本反过头来验证到底我的怀疑是否站

得住脚，反应的结果让我大吃了一惊，4 例标本中仅有一例金标阳性，中午时分，试验结束，

北京万泰与北京吉比爱 ELISA 结论均提示这几个人的 HIV 抗体阳性……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给分管主任和主任均作了汇报，均不置可否，没办法，只好越级给主



管局作了汇报，不知道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的汇报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下午我给凌华打电话反应了这个事情，凌华听完之后对我说：我觉得你在确认报告出来之前

告诉我这事是不是有点草率了？我说凌主任，凭我的经验，这几个标本 99.5%以上是阳性。

凌主任说那好吧，你尽快将标本送到我这里来，我说好的。15 日下午我将标本送达重庆 CDC

艾滋病确认试验室，临走时给韩梅说，结果出来后立即告诉我，韩梅说行。 

16 日是我生日，一日无事，下午也没接到韩美女的电话，到了 17 日上午，我实在按耐

不住，拨通了病毒科的电话，韩梅说是王俊老师昨天上的确认，我马上给你问问，一分钟不

到，韩梅回来告诉我，我送检的几个标本全部阳性！知道结果以后，我正在犹豫是不是给凌

主任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拿起来一听，是凌华！当他得知我送检的几个标本全部阳

性的时候，立即给我下达了如下指示：全部封存该批试剂；封存上述标本！OK，看来会有

大动静了！因为早两天凌华曾对我说应该与试剂厂家联系一下，我再次在电话中询问凌主任

是否与厂家联系，凌华说你与他们联系一下吧！于是我在 11：50 左右按北京万泰的网站提

供的电话拨通了他们的试剂部门，告诉他们我们所遇到的情况，他们说立即向上反应，并留

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下午两点多，凌华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将发现万泰漏检的整个过程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

越快越好，并告诉我性艾中心对这事非常重视并给予我们高度评价，我说行，30 分钟内交

卷。放下电话，我点上一支烟，在办公室里转了几个圈，跑到楼下找主任（因为分管我们头

儿我知道他当天不在），结果也不在，于是我打电话向他们汇报，结果是大家都不太高兴，

感觉是我没事找事，主任更说得直白，你说表扬就表扬吗？我没有看到文件！时间不多，我

也顾不得其它，赶紧写把，找了带打字机的一个电脑跟前坐下，把整个情况打出来，还好，

整个过程在 30 分钟内完成，到单位的传真机上去传给了凌华指定的赵春芳老师（当时韩梅、

周全华他们也忙得一塌糊涂），然后打电话过去，凌华说收到了，然后我打电话告诉韩梅他

们，韩梅说他们用同一批号（VX20050408）的金标用已知的阳性标本复核，在 6 个已知阳

性标本中也漏检了三个，相关的蛋白带型已经形成文字发到国家艾滋病参比试验室了。…… 

大约 3 点 50，一位自称万泰公司（负责西南片区）经理的人打来电话了解情况，说我

们的反应速度太快了，性艾中心已经与公司联系要公司拿说法了。我说哪里是我们的反应速

度太快，而是你们的应该太慢了，你没看看我上午 12 点以前给你们公司打的电话，你现在

过了 4 个小时才回电话，他说考虑到你中午可能在休息，我心里想这样的话就不要说了嘛，

你们是觉得我们一个小小的单位说话没什么分量才是真的吧（当然，这句话我咽在肚子里没

有说出来）？他说据工程师说可能是前带现象，我说你别同我说这些，我不懂！前带现象？

你哄三岁小孩子吗？任何人，就算是专业检测人员，只要你对照线出来了的，就说明你的试

剂本身不存在失效的情况，如果说想在我们的保存条件什么的上面找文章的话，那其它金标、

硒标快速试剂在同一冰箱的同一层里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蛋白带型如此完整的几

个标本，你也别往窗口期上推，等上头的专家来了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下午凌华打了几次电话给我，要求我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通，另外还告诉我说国家性艾

中心的专家们已经报告汪宁（中国 CDC 性艾中心主任），并决定要到我们中心来现场检测

评估，我说好的。万泰的川渝大区经理也打电话给我说周一要到我们单位来拜访我，我告诉

他，你不要以为我告诉你们公司试剂出了问题是为了讹你们，否则我也不会按正规途径往上

报了。晚上十一点，凌主任都还给我打电话，几乎成了习惯，凌主任每次说完事都要说上几

句谢谢你，做得非常好之类的话，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最后我告诉凌主任，最好还是给我

们头儿打个电话通报一声（不然我的压力就太大了）。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专门去单位打扫实验室的卫生，本来就很干净的试验室也没什么好

打整的，无非是把一些本来就捡顺了的东西再重新换个地方摆了一下，长期以来养成的实验

习惯还是不错的。中午正在太太的二哥家里吃饭，突然接到直接分管我们的副书记打来的电



话，说要我马上到主任家里去一趟，他随后就到，因为本来就和主任在同一个小区里买的房

子，只不过在不同的单元里，所以几步路就到了，刚到主任家，副书记也到了，果不其然，

他们说的就是万泰这点破事，看来凌主任的电话还是起了作用，主任首先对我的工作进行了

肯定，然后说我没给他们反应就上报是不对的，其实我哪里没有给他们反应哟？不过我没有

再深究这个问题，有结果就行，再论对与错已经没有意义了！适度的检讨也无伤大雅。然后

又杂七杂八的说了些事，看看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就告辞回家。 

当天晚上同周全华(SSS)在网上聊天，听他说明天性艾中心的强来英要来，我说怎么听

起来这位强主任的名字女兮兮的？他笑我根本人家就是个女的，还说他们几个主任都是女

的？我才知道原来大名鼎鼎的蒋岩原来也是个女士，真是孤陋寡闻，惭愧！不过我们一个小

小的县级市筛查试验室，能有这样如雷贯耳的声名显赫的人物来一趟，真的是三生有幸，这

帮大人物就是请都请不动的！小小的激动了一下，按时睡觉！ 

第二天中午，一个兄弟伙给他儿子办满月酒，老婆又要值班，只有把女儿带在身边等吃

饭的时候交给爷爷奶奶，去吃饭前凌华打电话给我说强主任他们 11：10 的飞机，吃过饭后

就直接到永川。吃过饭已经快一点了，我赶紧坐公交车到单位，已经是 13：20 分左右，刚

坐下抽完一支烟，手机响了，我正站在窗子边，看下面停了一个有 CDC 标志的车，我想他

们来了，一边从四楼往下面跑，一边接电话，是凌华打来的，说他们到了，我说我正下来，

已经看到你们了。因为没找到方便停车的地方，他们迟迟没有下车来，等我出了大门，凌华

正在开门，后排先出来的是胖胖的穿件绿色衣服的中年妇女，我问凌主任是强主任吗？后下

来的一个中年妇女接过话头说是张桂云，强主任穿了一件黑尼短大衣，强主任跟着问我你为

什么想到要用酶联法再查的呢？她说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按照常理，金标阴了都不

再查。我说一是因为他老婆的流行病学资料提示感染途径为婚内感染，二是我从来都不用金

标出报告，所有金标检测的标本都要经过酶联测试再出具报告。…… 

那天强主任、张研究员和凌华主任在我们实验室呆了一下午，在理想条件下把万泰、中

新科炬和雅培硒标都拿来同时做，你万泰公司要说我们保存不善的话，中新科炬和雅培都是

在同一个冰箱中保存的，而且质控带都同时出现，至少说明万泰金标没有失效！结果由强主

任她们带来的血清盘中两例强阳性血清全部漏检！加上重庆 CDC 的 6 例已知阳性标本 3 例

漏检，VX20050408 这个批号在对 13 个阳性标本检测时漏检 9 例。最后强主任说现在是铁

证如山！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 6 个人煮了 5 瓶啤酒，强主任和张研究员原本不喝酒的，但看来是

从来没有喝过煮啤酒，也破例喝了一杯，凌主任也说他不喝酒，开什么玩笑？好劣 1 瓶总得

喝吧？！不曾想出来的时候凌主任说我被你拿下了，我原本以为他是自谦的说法，后来听强

主任说凌华吐了！：）天！ 


